
        
            
                
            
        

    
帝國女兵的哀歌







作者：暮月凜



《冰戀書櫃》



（女兵被命令切腹的故事）



咚咚！



懷著不安的心情，我被傳訊兵帶去在防空洞裡臨時的指揮。



說是指揮司令住所，也只是在防空洞裡幾張榻榻米的空間，用一道帆布簾隔開。



那個男通信兵後面推出我一下，示意要我自己進去。



「報告司令！」



「進來。」



「是！」



進門就看到司令，司令是個已經進入中年的男人，看起來貌不驚人有點鬍子，戴軍帽，穿白襯衣、草黃色的軍褲和黑色軍靴，壯碩的體格，坐在正中間。



我挺胸立定著站得直直的，用力喊：「報告！篤志女子部隊沖繩班，柏木凜，18歲。做為最後報效國家的機會，我被命令來撫慰您。請讓我撫慰您的辛勞，請司令指教。」



看到司令從椅子起來走過來，我抬高頭不敢直視他……



「渾蛋！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女兵是那麼懦弱嗎！？把頭抬起來。」



我抬頭看著司令，他站在我面前像發怒一樣的大眼直著我。



「喔！真年輕啊，眼睛大又有神，妳是特別志願女子學生兵隊選入的女兵吧。從哪來的？？」



「是！我是九州鹿兒島出身。」



在他眼中我看到了異樣的光芒。



他乾笑了一聲。



「呵呵，原來如此，一樣熟悉的口音，一樣的出身，才選上妳做慰藉，妳知道來的原因嗎？」



我感覺到一股興奮，那是一種被認同的感覺還有一種終於幫到忙的快樂。



「是！為大日本帝國貢獻自己，請司令盡情使用我的身體，撫慰您的辛勞。」



最近一波苦戰後，我軍終於全線潰敗。



原本土崩瓦解，之後，戰鬥被失敗取代。



從加入特別志願女子學生兵隊後，滿心歡呼萬歲的心情，到現在面對可悲的事實，不只感到失望，心中只覺茫然。



不告訴自己是有貢獻的活著，是無法走到現在的。



「柏木凜，妳知道我下達命令妳慰藉貢獻自己，也不能逃避完成玉碎的自盡命令。妳不會怕死嗎？恨我嗎？」



「是。我們篤志女子隊全員已經有赴死的覺悟，與其被抓到羞辱殺死，不如自盡震撼敵人心靈捐軀。能為大日本帝國死亡，我們不覺得悲哀。」



回想起前幾日密集的轟炸下，同期的女兵當場被炸死在我身旁的情況。



或被炸變成一堆殘缺不全的屍塊。



比起她們我能光榮赴死，實在幸運。



「很好，不愧同是九州出身薩摩人，真是勇敢的女子啊，讓我開心吧。」



「謝謝！請司令直接喊我凜就可以。」



「哼，我不會客氣的，那妳脫吧！」



我感覺心跳的非常大聲，我大聲回應，向司令敬了一個軍禮。



「是！感謝不盡！」



我脫掉鬆垮的米黃色軍服，露出一對飽滿挺拔的乳房，平坦結實的腹部。



拉下米黃色軍褲，脫掉檔布，露出修剪整齊的稀疏陰毛。



最後拖掉綁褪鞋子與襪子，光腳踩在地上。



我把手掌貼住大褪，站著直挺挺的。



司令先用力捏捏我的雙臂，然後手掌開始輕輕按在自己的乳房上，慢慢地摩挲著，最後揉捏幾下。



「嗯，雙臂的肌肉勻稱發達，健康結實，真是優秀的軀體啊，凜隨隊很久，有貢獻過吧？」



「是！凜為我們大日本帝國士兵光榮慰安，貢獻幾次。」



不同於一般女人，作為女人，軍隊生活讓自己有著結實的胴體。



司令實在是沒法再忍下去的表情大讚：「非常棒！非常棒！」



我的心越跳越快，想著想著，回神已被司令推倒在床鋪上，抓住我的腳踝把我腿分開壓住膝蓋。



用力一聲把長長的肉根一下子插入。



一股澎漲的充實感迅速擴散。



「啊！」



我突然打了一個冷顫，喉嚨發出拖長的呻吟：「哦啊～阿啊！……」



我抓住司令壯碩的雙臂，指甲刺入了他的肌肉！他強壯的身體衝撞著我，抽插的幅度雖然不是很大卻很有力，陰囊撞擊在我屁股上發出砰砰的聲音。



偶爾吸吮我的舌頭，偶爾撫摸著我的長髮跟乳頭。



才不久我們都已經非常亢奮，喉嚨不知不覺發出滿足的呻吟。



「嗯嗯~唔！」



在我們性器的結合處漸漸地發出「噗哧，噗哧」的水聲，我能感到分泌出來越來越多的愛液，發出越來越高亢的淫聲「啊啊」我的意識漸漸被快感取代，不由的將兩條長腿彎曲的撐在他身上，身體開始發抖。



「妳真的很棒，凜。」



他用力抽插幾十下以後從我身體裡退出來。



拍拍我大腿要我換姿勢，我背向他跪在地上，雙手撐地屁股向後撅起。



司令粗壯的大手在我的屁股上又捏又揉，另一隻手不停搓柔我的乳頭，舒服的快感弄得我不停扭腰臀著。



在我感覺全身燒熱的時候，司令拉我的腰，把他陽根用力的往我的陰道擠入，一次把肉棒從背後插入我陰道！



「哦啊～阿啊！……」。



司令不多說什麼，抓住我的腰用力抽插！每次他都狠狠地整支插入我的身體再抽出，越來越用力，讓我瞬間快撕裂了一樣。



司令一面猛舔我的後背一面更加拚命的用力抽插起來，我的臀肉不停被撞出啪啪的清脆聲。



快感直衝腦頂，全又打了個冷顫了，喉嚨又吐出高亢的呻吟，「呀，不……不行了……太激烈了……受不了……」



我的感覺小腹緊繃，突然感覺陰道內一陣收縮流出熱熱的液體。



我從下面看到有乳白的液體順著我光滑的雙腿滴落到地上。



司令在我的肉洞快速進出，就已經像是要被貫穿的抽插，臀肉碰撞得好痛，可是卻有絕妙無比的快感，讓我感覺快要死了「啊……」



「繼續……」



我的腦中只剩下這個想法。



全身冷抖一陣抽搐，感覺小腹裡面肌肉抽動，像是被真空抽出空氣一樣緊縮著。



「啊……」我的小腹猛烈起伏，整個身體又突然劇烈抖動！



大量的水從私處決堤而出，高潮的我身體不受控制的抽動，腦內意識瞬間崩塌，放鬆身體完全沒有想法，幸好司令抱緊我的腰才沒有趴了下去。



「嗯！唔！」



我像條狗狗一樣配合司令的動作，扭腰喘息著。



司令又繼續抽插一陣，才心甘情願地用力一挺把一股濃濃的精液全部射進我身體。



『啪踏』司令啪一聲倒趴在我的背上。



我敏感溼嫩的背後都感覺出他臉上的鬍鬚。



還有結實的胸肌跟我肌膚沾粘著和我的呼吸起伏一起同步。



司令撫摸我的身體，休息了好久才起來。



「謝謝。」



我站起來馬上跳下床，用旁邊水壺的水弄濕布，為正在喝水的司令擦身體，接著司令拿走布要幫我擦身體，然後用不自然地聲音笑了笑：「先穿上衣服吧！雖然是女兵，妳的裸體卻散發出令人迷醉的女性的魅力。」



「是嗎，能讓司令放鬆真的太好了。」



啪！！突然司令一掌一下往我臉上狠狠打了2掌，感覺臉辣辣的刺痛，臉頰好像整個紅腫起來



「妳腦子是裝糞嗎？放鬆？帝國的軍人絕對不會鬆懈的！」



我知道我說錯話了，馬上站直挺胸的說：「是，屬下說錯了，對不起。」



司令喘喘氣了一下，口氣和緩起來的說「妳不懂，武士道即醉心於死！時時刻刻不鬆懈的。」



接著，他突然以嚴肅的口吻對我說：「本官已經下令沖繩全境進行玉碎自殺震懾敵人！假如等到美軍戰勝再想死，那時死法就會是被屠殺，屈辱的死。」



我不知道做什麼表情，只看到司令官慢慢地轉過身站起來。



從牆壁上摘下自己的武士刀，以嚴肅的口吻對我說：「妳看，每一位日本武士都有一把屬於自己的佩刀，本官今年五十八歲。



當喪失名譽時，唯有死是其解脫，唯有祈求速死才是武士之道」



我明白了，我懂了司令在想什麼，他想用一個武士的方式，切腹自盡為大日本帝國殉葬。



悲傷的氣氛讓我不知說什麼才好，我站直向司令敬了一個軍禮。



激動的大喊：「司令，薩摩女子，絕不怕死，祈望司令讓凜切腹追隨！」



他怒視我的眼睛，激動的說：「是嗎，有拿到自殺手榴彈吧？手榴彈自殺比較不痛苦，即使這樣也追隨本官切腹嗎？」



我注視司令的眼睛說：「是！」



司令的臉開始激動的扭曲，大喊：「好！好啊！果然是我們薩摩女子啊！非常好！凜，記住作為勇敢的大日本帝國女兵，要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讓他們瞭解帝國的女人即使死，也不能忍受屈辱的戰敗！」



我激動的站直回應：「是！」



心情甚至讓我忘記自己赤裸裸站著。



司令官從抽屜拿出一把短小的武士刀，把刀柄放在我右手，笑著說：「篤志女子部隊沖繩班，柏木凜，本官命令妳切腹自盡。穿好衣服吧，現在就前往入口，用這把短刀光榮地切腹自殺，震懾美軍吧。」



「是！」



「嗯！非常好！」



我向司令敬禮後開始穿回衣服，



同時參謀長被召喚進來，司令跟參謀長說了我的事，那個參謀長又叫了兩個侍衛長進來，司令用低沉的聲音對我說：「武士死的時候，不應該有女人在身邊，侍衛長會帶妳去妳該去的地方。」



其中一個侍衛長冷漠比出要我跟他走的手勢，我跟著侍衛長的腳步走出司令室，劇烈的槍砲聲非常密集，一場決定著帝國生死的決戰正在進行，懷著不安的心情跟著他走著。



最後，我們走到靠近洞外的空地旁。



他指著一邊的空地說：「就是這裡，切腹完成結束的時候，趁自己力氣沒有衰弱之前，做手勢給我，我會砍去妳的頭或是槍決。」



我慢慢聽完他告訴我切腹的注意事項，自己緩緩的脫下米黃色軍服鋪在地上，跪坐上去，赤裸裸的上身露出一對飽滿挺拔的乳房，拉開米黃色軍褲，把褲子向下褪下，露出修剪整齊的稀疏陰毛。



「現在，請自裁吧。」



「是……」



看著自己豐盈的乳房，還有纖細的腰肢，我在光潔平坦的腹部找下刀點，摸著我淺淺的臍孔，一種害怕的情緒在內心深處蔓延開來。



我再一回用眼睛看了看四周，想想本來應該還在學校裡讀書，以後還會戀愛結婚生子，可是，已沒有以後了。



用不了多久，就是一具屍體，連個完整的屍首都留不下。



聽說武士的靈魂在腹裡……，我自知自己沒有武士的體力與技巧，只能憑借堅強的意志完成切腹。



現在想想……以昂首挺胸的姿勢接受利刃的刺喉的方式，可能比切腹更適合我，也是……女人要什麼切腹呢……，我開始有點後悔，要求切腹的事……我感覺自己的內心在呼喊著，不想死啊！我才十八歲。



一種無助感讓不輕易哭的我開始落淚淚下。



「哭什麼！渾蛋！不想犧牲了嗎！？怕死嗎！妳要讓他們瞭解帝國的人即使死，也不能忍受屈辱的戰敗！」



猛然的重擊害我差一點翻倒，原來是侍衛長用腳踹了我的右肩膀。



我抬頭看到侍衛長面孔猙獰，拔出槍指著我，對我大聲狂吼：「聽好!玉碎的時刻到了！偉大的大日本帝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現在正是和沖繩百姓一起為帝國捐軀的好時刻！不敢死還不如現在就槍斃妳！」



我咬住嘴脣看著侍衛長，他也一直用犀利的眼神注視我，現在才開始覺得自己要切腹真是怪我沒有想到的太多……，現在只能不顧一切的做了。



「妳不懂嗎？妳為帝國綻開的絢麗之花，會震撼敵人意志！為帝國帶來新生！妳為什麼會在這裡！不是要誓死保衛帝國嗎！」



是啊……我竟然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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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特別志願女子學生兵徵選後，不久即放榜了。



我選上了，臨時召集共有16名被錄取，且因應當局之需要，全部立即進入。



軍方給我們這群由年輕女性組成的兵隊一個名字「篤志女子部隊」。



我沉浸在眾人歡呼萬歲的心態中報到。



軍隊為我們每人分發內衣褲，帽子、衣服、褲子、靴子和綁腿等等，還有用泥燒製而成的泥盔。



以及步槍及短刀等武器。



全副武裝後，我看著鏡子前的自己，看著衣領上有顆表示二等兵的黃星階級章，和大家一樣很興奮轉動身體，原來！這就是我當「大日本帝國」陸軍女兵的英姿，我竟然忘記了。



家族兩名兄長都已經戰死，我沒辦法像父親兄長一樣供奉力量的那種遺憾終於因為我當了少數的女兵而感覺補足。



只是我們入伍不久，不但發現前線戰事非常糟糕，我們所做的事主要也不是上場殺敵，而是後勤補幾，幫忙挖濠溝，挖廁所。



甚至視需要供出自己身體幫帝國軍人提供慰勞。



有強烈愛國意識的我們，面對這種可悲的事實，不只感到失望，心中更覺茫然所失。



現在我有能力證明自己不輸人，有能力保衛帝國！我的心理重新燃起日本帝國女兵的光榮。



「是！」



拔出短刀，右手把刀反握好，然後左手壓在左側腹股溝上方，右手反握刀柄，把刀尖對準自己的左下腹部，握緊刀柄末端，向下一壓，「噗哧」隨著輕輕一聲鈍響，短刀刺入肚皮。



「哦呃……」奇妙的冰涼感覺讓我低頭確認肚子，直到看到真的被短刀刺進來，我才相信我真的刀把刀刺進了自己腹部。



鮮血從刀尖進入的地方流了出來。



我咬住嘴脣抬頭看了一眼侍衛長，他也死盯著我看，想到他一直注視我的身體，突然心理有不同於一般的興奮感產生，讓我敢繼續割開我的的肚子。



我緩緩放鬆腰還腹部的肌肉，吸著涼氣，緩慢地讓刀身深入腹腔。



手上有一次感到輕微的阻力，冰涼感從肚子穿到我的心臟，我的心臟有種收縮起來的感覺。



高聳著肩膀，急促的呼吸著，然後有深吸一口氣，左手也和右手一起握在了刀柄上，隨後用力向自己的肚子裡戳刺著刀尖，一邊把刀尖左右搖晃，一邊把使勁的壓著刀柄。



隨著「咯咯吱吱」刀刃割裂皮膚的聲音，看得見刀尖正在繼續向她的肚皮裡戳入，白色的杉原紙，開始吸入噴出來的血，慢慢的變成了紅色。



我忍受一陣一陣不停襲來的劇痛。



慢慢地用力將短刀向腹腔更深處推進，能感到刀尖一點點地割開肌肉，逐漸深入。



我手抖的厲害，傷口切的不太平整……



「啊……」



臉頰滿是流出的汗水，用力咬緊嘴唇忍受著刀尖穿刺肚皮的痛苦，向右側挪動刀身，隱藏的陣通漸漸變成撕裂的劇痛！猛烈地襲來的劇痛，我全身顫抖，用力咬著嘴脣，努力忍耐著。



「啊，呀！呃……」



啊啊……太痛了……只要刀鋒一挪動，疼痛就更加劇烈……



我忍不住這種壓力，不得不暫時停止切腹，想等著疼痛消減。



這時候，在旁邊的侍衛官說：「還不行。」



在急速的喘息中，我倒抽一口氣，用顫抖的聲音回答：「是……」



按著自己大腿，寂靜的狹小空間內，只能聽到我粗重的鼻息，沉重的喘息讓肩膀激烈的上下起伏著！



肚子已經被染成紅色，被解開的兜襠布的腰帶也被鮮血浸透，貼在在柔嫩的肚皮上。



我繼續切開肚子，重新再屏住氣，抓緊刀柄，左手拉住刀背，然後雙手同時用力！



啊啊……越來越痛了……劇烈的痛楚在全身奔走，我的背脊弓了起來，胸口起伏，大口喘息著。



胸前一對富有彈性的乳房被身體痙攣震動的搖來搖去。



朦朧的意識中，我緊握住刀柄，一面用力將刀繼續向右推，一面上身向右扭動的方式，一點點的繼續切開腹部。



柔軟的小腸蜿蜒蠕動著從切開的傷口裡流了出來。



刀口隨著著肚皮劇烈的起伏，在不停的閉合張開著。



從傷口裂開的縫隙裡看得見黃白色的脂肪，鮮血如噴泉那樣從傷口裡噴湧出來，接著從切口鼓起一隻如紅的的絲綢一樣粗大的血流，滴滴答答順著白皙的小肚子流淌下來。



用渾身的力氣把滿是血的刀尖狠狠的推了進去。



巨痛劇烈的掙扎起來，隨著掙扎，鮮血伴著粉紅色的小腸傷口裡噴湧蠕動而出。



嘴裡發出「呃！呃！」的喘息聲。



咬緊牙關齒疼痛的扭動著身體，腸子開始肚子上那個倒「丁」字形的傷口裡蠕動的湧出來！



兩之手使勁的在自己血肉模糊的肚子上抓撓著，



四肢都已經沒有感覺了，全身肌肉無法動彈，身體都不聽使喚……整張臉都開始麻痺了。



眼前滿滿變黑，接著又變正常……



「……咿……啊……」



我咬緊齒關，左手推著刀背，一點一點地把肚子割開，整個切腹的過程漫長而艱難，腹部緩緩的在刀鋒下裂開，被撕裂的劇痛，讓我感到眼前一陣陣的發黑，耳中嗡嗡鳴響。



旁邊的侍衛官忽然發聲說：「啊……多慘烈的死亡阿……」



這讓我的心理不禁重新燃起一種光榮，腦中開始不受控制……



下體一股熱流又莫名其妙滲出。



腸子開始滑了出來……



肚子肌肉的收縮失去了控制，啪地向兩個大腿根處彈開，露出一個大洞，溫熱得大量鮮血從傷口裡流出來，同時，膀胱終於把熱尿噴出來，混合著鮮血將褲子的襠部弄得濕滑粘膩。



「啊啊……這就是……切腹啊……」



快……



快幫我……



軟綿綿的肚子已被橫切一文字形，歪歪斜斜的切開。



劇烈的疼痛嚷我全身的肌肉開始痙攣，接著，一大團腸子從肚子的洞口湧了出來，不停蠕動著的粉紅色腸子，滑到我的褲子和腿上。



我感覺全身氣力放盡，精神已經恍惚了……



眼前一片模糊，淚水流出來刺痛我乾燥的眼睛……



我……要死了……



不行了……



好痛苦阿……



切腹了又沒死……



我不要……



「快……幫我砍頭……」



我努力擠出我最後的要……



如果首級被割下了，會被對方示眾嗎？敵軍怎麼看我呢……



突然，噠達達的巨烈聲音伴隨一聲轟天的巨響還有劇烈搖晃，我被搖晃震到向前傾倒，四周的木箱跟堆放的的東西紛紛垮下來，只知道撲鼻的濃厚腥臭味，還有嚴重耳鳴……



只聽到噠達達的聲音……怎麼回事……我已經被斬首了嗎……？



我模糊的看到侍衛的屍體倒在一邊。



原來正要為我介錯，可是就這一刻，一顆流彈從窗外射入結束了他的生命。



匡當！傳來轟坍的聲音！



我握緊刀子想割喉，卻發覺沒有氣力了……眼前一片黑暗，慢慢失去意識了……要死了嗎？



「啊，遺憾啊……我……」



我全身冷到發抖，眼前突然一黑，沒有回憶……也沒有白光……意識就這樣快速模糊……沒有感覺了……



……



「咦？」



還記得……醒來在敵人美軍的醫院裡。



我被他們救了！我瘋狂的掙扎因為被俘虜的下場必定很慘，卻因為肚子的疼痛沒辦法劇烈動作想逃想自殺的做不到。



他們會把我凌虐，幹完我之後殺我吧。



我倒希望他們會給我一個痛快而不是任我自生自滅。



沒想到……他們沒有凌辱我……也沒有做什麼……反覆折磨我的嚴重腹膜炎還有腸子受傷的痛苦折磨我不能進食，只能靠營養針劑，憑對大日本帝國女兵的榮耀，不能被敵兵俘虜死在敵營，我就這樣努力撐過半年，居然逐漸好轉了。



一直住院一年後，美軍突要送我回到故鄉。



終於，在那天，我才從美軍口中知道我們偉大無敵的大日本帝國竟然戰敗了！而且是無條件戰敗！



我無法接受……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一切……



到底是為了什麼……



抱著無法接受的莫名心情……我緩緩的從遣返艦走下……



重新踏到故鄉的土地……迎向迷茫的未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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